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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属植物与杜鹃灌丛群落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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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兰州 73000) 

 

摘要：对杜鹃属(Rhododendron L.)植物起源、中国分布、适应性、灌丛群落结构特征和演替特征等问题进行了综述，并对杜

鹃属植物的深入研究和合理利用进行展望。中国西南地区以及喜马拉雅至缅甸北部地区为杜鹃属植物的起源中心，贵州百里

杜鹃林是全球最大野生杜鹃资源库。杜鹃属植物的适应性与所在区系的同质性、海拔相似度、进化程度、关键功能性状等密

切相关，基于进化-形态功能特征的比较为选育适应性优良的杜鹃品种提供了参考。杜鹃灌丛群落具有特殊性，表现出复杂

的多层次垂直结构、镶嵌式水平结构和明显的年龄结构特征。依据群落具备优势种生态位宽度大且种群间的生态位相似性比

例较小来判定杜鹃灌丛群落已演替至顶级的观点仍有待考证。 

关键词：杜鹃属；植物起源；群落结构；群落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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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the Rhododendron and Rhododendron Shrub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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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igin, distribution, adaption,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succ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Rhododendron 

were reviewed, and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prospected. The origin center of Rhododendron 

was southwest China and the regions from the Himalayas to northern Myanmar, and Guizhou Baili Rhododendron 

Forest is the widest wild Rhododendron resource bank all over the world. The adaption of Rhododendrons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homophily, elevation similarity, evolution degree, and key functional traits. The comparison 

method based on evolution-morphological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provides reference for breeding Rhodo- 

dendrons with good adaption. Rhododendron shrub community has its own particularity, showing complex 

multi-level vertical structure, mosaic horizontal structure and obvious age structure. In term of succession 

characteristics, the view was still to be proved that Rhododendron shrub community had succession to the top 

level according to the large niche width of dominant species 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small niche similarity ratio 

between populations. 

Key words: Rhododendron; Origin; Community structure; Community succession 

 

杜鹃属(Rhododendron L.)是由 George Forrest 于

1919 年首次提出, 是杜鹃花科(Ericaceae)中种类繁

多且富有特性的属，有 8 亚属，全球约有 1 200 种, 

中国约有 6 亚属 562 种[1–3]，杜鹃属植物具有极高

的观赏价值、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 是重要的种质

资源[4], 也是最重要的园艺植物之一[5]。R. protistum 

var. giganteum 是世界上最高大、最古老的杜鹃树

种，在中国，杜鹃属植物被誉为“花中西施”，清代

就有了杜鹃属植物习性、栽培、养护等方面的记载。 

杜鹃植株无明显主干，高度在 5 m 以下，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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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30%~40%，具有比较郁闭的植被层，多为中

旱生植物，在干燥和寒冷气候条件下，一般乔木树

种难以生存的地方仍能生长[6]。以杜鹃属灌木作为

主体、成为优势种或建群种形成的杜鹃灌丛是亚热

带地区的典型灌丛群落，对分布区气候变化、碳循

环等有重大影响[7]。杜鹃灌丛常生长在湿润的高寒

地带，是中国西南与西北部内外陆流域的水源涵养

林之一，其稳定存在对于青藏高原和相邻干旱地区

的水热平衡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8–9]，杜鹃灌丛

也是很多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与藏系家畜的夏

季放牧地[10–11]。目前，学界较为关注杜鹃属植物起

源、全球分布及分类，以及杜鹃属植物作为优势种、

建群种形成群落的演替、干扰因素等问题。杜鹃属

植物的起源最早由 Hutchinson[12]在 1947 年提出。20

世纪 60 年代 Leach 等[13]开展了相关研究，认为杜

鹃属植物起源于喜马拉雅至缅甸和我国云南、四

川。国内学者闵天禄等[14]的研究也支持该观点。21

世纪以来，由于杜鹃属植物在陆地生态系统中的重

要地位，亚热带灌丛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以张

旭 [15]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围绕杜鹃灌丛群落结构等

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在不同尺度上划分为垂直、

水平等群落结构，并对亚热带杜鹃灌丛的群落外

貌、物种组成、生物量变化等开展了定性描述和研

究，对保护生物多样性、解决植被恢复、群落退化

等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自然条件下,

杜鹃灌丛群落通常遵循旱生植物群落的一般演替

规律，人类活动则会干扰杜鹃灌丛群落的自然演

替。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人为干扰对杜鹃灌

丛群落演替的影响，以此为灌丛生态环境的保护提

供科学依据。2012 年谢元贵等[16]报道了采煤塌陷及

封禁对杜鹃群落演替的影响。此外，环境适应性与

杜鹃属植物起源和分布密切相关，也影响其群落特

征和演替，但相关研究却鲜有报道[17]。因此，现有

研究还缺乏系统性，不利于对杜鹃属植物的深入研

究和对其美学、经济价值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本文

主要综述了杜鹃属植物起源、中国分布、适应性及

其群落结构和演替特征，为深入研究、更好地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杜鹃资源提供理论基础。 

 

1 起源 

 

杜鹃属植物起源自晚白垩纪至早第三纪间，经

过约 6 700~13 700 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丰富的

生态类群。近代化石资料证明，早在第三纪杜鹃属

植物就已遍布北半球，可知其起源必然可以追溯至

白垩纪。因杜鹃属植物具热带起源性质，现代分布

也表现出北半球温带分布属性，故划归北温带分布

型[13]。近代板块学说与近年中国青藏高原及珠穆朗

玛峰的科考表明，杜鹃不可能同时起源于两块远离

的古陆上(白垩纪时印度板块刚与非洲分离，至第三

纪初才与欧亚板块接近)，因此，位于冈瓦纳古陆的

印度板块(包含喜马拉雅地区)不可能是其诞生地, 

而自中生代以来，古老且自然环境优渥的康滇古陆

(今中国川西至滇中一带)与缅甸北部可能为杜鹃起

源中心或诞生地[14]。目前，学界较一致的观点是, 杜

鹃属植物可能起源于中国云南、四川以及喜马拉雅

至缅甸北部地区[12–13,18]。 

 

2 在中国的分布特征 
 

20 世纪 90 年代，学者将中国境内的杜鹃属植

物按亚属级划分为 3 个分布型：只含 1 个亚属的东

亚-北美间断分布型、含 2 个亚属的东亚分布型和含

3 个亚属的北温带分布型。实际上，有很多特有亚

组及部分组级单位，以上 3 个分布型不能与之一一

对应；再则，中国的喜马拉雅山南坡和海南岛的杜

鹃属植物虽同属马来西亚植物区系，但事实上两地

杜鹃属植物的数量与类型构成却非常不同，不宜视

作相同分布型(北温带分布型)[19]。 

21 世纪初，以植物分类学和地理学研究成果、

中国东部至西端喜马拉雅杜鹃类群分布及环境变

化规律、2007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三者

为划分依据，在 3 个亚属级分布型的基础上设定了

11 个组与亚组级分类单位细分的地理分布型：北温

带分布型(含 1 组 2 亚组)、东亚分布型(含 4 组 5 亚

组)、中国东部分布型(含 1 亚组)、川西山地分布型

(含 1 亚组)、广义横断山分布型(含 2 亚组)、狭义横

断山分布型(含2亚组)、喜玛拉雅分布型(含6亚组)、

中国东部-广义横断山分布型(含 1 组 1 亚组)、中国

东部-广义横断山-喜玛拉雅分布型(含 6 亚组)、广义

横断山-喜玛拉雅分布型(含 1 组 11 亚组)、狭义横

断山-喜玛拉雅分布型(含 12 亚组)。11 个分布型区

域还可归为中国东部到西端的 4 个基本地理单元:

中国东部、川西山地、狭义横断山、喜马拉雅区。

在共同的生物地质历史背景下，中国杜鹃地理区系

自东向西呈趋异化现象，东西低阶由低到高和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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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代起生物地史由较稳定区至巨变区变化对区系

变化具有深远影响，中国杜鹃属中大类群、较广分

布群及原始群和常绿杜鹃类群分布偏向于横断山

及其以西地区，故东西向的地理变化是中国杜鹃属

植物 11 个分布型变化的主轴[20]。 

杜鹃属植物分布区横跨南纬 20°到北纬 65°，覆

盖寒带、北温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地区，垂

直分布于接近海平面至海拔 5 500 m 处。在世界范

围内，广泛分布于亚、欧和北美的温带地区，大洋

洲仅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存在 1 种杜鹃，非洲与南美

洲尚未见野生杜鹃的踪迹。中国地区除新疆、宁夏

两地未有野生杜鹃的踪迹外，其余省份均有杜鹃的

分布[14]。中国西南地区(云南、西藏、四川)不仅是

世界杜鹃的分布中心，有世界上最大的野生杜鹃资

源库——位于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的百里杜鹃林,

还毗邻世界杜鹃的另一个分布中心——喜马拉雅

地区(不丹、尼泊尔、缅甸、印度东北部)[21]。中国-

喜玛拉雅现代杜鹃花属植物分布中心具有明显分

异的核心分布区，即川西-滇东北区、滇西北-滇西

区、藏东南-藏南区[22]。 

杜鹃属是杜鹃花科最大的属，70%以上的杜鹃

属植物特有种(409 种)在中国[23–24]。都支杜鹃(R. 

shanii)为大别山地区所特有，仅存于安徽省岳西县、

霍山县与湖北省英山县三县交界处面积 110 km2 的

狭长区域内，主要分布于海拔 1 400 m 以上的山脊

或靠近山脊的山坡[25]。有鳞杜鹃亚属千里香杜鹃(R. 

thymifolium)和头花杜鹃(R. capitatum)分布于东祁连

山海拔 3 000~4 000 m 的山地阴坡和半阴坡, 常共

同作为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群落的优势种。陇蜀杜

鹃(R. przewalskii)分布于海拔 2 900~4 300 m的高山

林地, 常自成大面积灌丛，分布较分散，常见于青

海、甘肃、陕西、四川；烈香杜鹃(R. anthopogonoides)

与陇蜀杜鹃分布相同[26]。此外, 广西省内现有 74

种杜鹃野生种，其中特有种 29 种[21]，证明了广西

杜鹃属植物在世界杜鹃属区系中的特殊地位。湘西

南、湘南、湘西北是杜鹃在湖南省的主要分布区, 其

中野生杜鹃 53 种 1 亚种 1 变种，隶属于 4 亚属[27]。 

 

3 适应性 

 

杜鹃属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性，由物种特性、环

境和人为措施决定。研究表明，杜鹃属植物的适应

性与所在区系的同质性、海拔相似度、进化程度、

关键功能性状等有密切关系[21,28–29]。杜鹃属植物对

新环境的适应性与其进化程度有关，进化程度高时

适应性较弱。原始类群和主要分布于中国东部的中

等进化类群适应性好于进化类群；向西分化的高山

杜鹃类群适应性最弱；中国-日本森林植物区系的杜

鹃属植物适应性比中国-喜马拉雅森林区系的更好。

区系同质性高时杜鹃属植物适应性高，因为区系交

错区对杜鹃类群有更好的兼容性。纬度不同时，海

拔相似度与杜鹃属植物的适应性相关联，杜鹃属植

物在低海拔向高海拔引种时适应性优于反向引种。

此外，杜鹃属植物的形态与一些功能特征对选择适

应性良好的杜鹃品种具有指导意义。个体和叶片大

型化，并且叶片少毛或无毛、鳞片较少的杜鹃属植

物能更好地在少光照和潮湿阴暗的环境下生存，适

应性优良。相比之下，个体较小的杜鹃属植物类群

[如单花杜鹃亚组(subsect. Uniflora)]、叶片面积小

[如高山杜鹃亚组(subsect. Lapponica)]、多毛[如大理

杜鹃亚组(subsect. Taliensia)]、多鳞片[如髯花杜鹃组

(sect. Pogonanthum)]或花色艳丽[如深红色的似血杜

鹃(R. haematodes)、大红色的马缨杜鹃(R. delavayi)]

等杜鹃属植物种类适应性较差。因此，基于进化-

形态功能特征的比较方法为选育适应性优良的杜

鹃品种提供了新视角[30–31]。 

杜鹃属植物对于光照、水分、海拔、温度等环

境因子是非常敏感的, 主要通过改变内在生理指标

和外部形态特征以响应环境变化。光饱和点(LSP)

和光补偿点(LCP)是反映植物所需光照和利用强弱

光能力的指标，代表植物光合作用所需光强的上限

和下限[32–33]。光照环境不同，杜鹃属植物的 LSP、

LCP 亦不相同。生长在光能充足地区(如高海拔等)

的杜鹃属植物(如头花杜鹃)具有较高的 LSP、LCP，

强光适应性好而耐荫性差；而在光照强度长期变

化较大地区生长的金背杜鹃 (R. clementinae sp. 

aureodorsale)、药枇杷(R. purdomii)、秀雅杜鹃(R. 

concinnum)等的 LSP 高而 LCP 低，能充分利用强弱

光照环境、耐荫性强、生态幅宽且分布广泛[34]；生

存环境特殊，海拔较高但长期处于山林遮蔽的杜鹃

属植物如爬枇杷(R. taibaiense)的 LSP 值低而 LCP

值高，强光适应性差且利用弱光的能力也不强，生

态幅相对较窄，对光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差。此外, 

强光适应性良好的杜鹃属植物还具有叶绿素含量

低但叶绿素 a/b 较高、气孔密度更大的特点[35]。为

有效防止水分的散失以适应干旱气候，干旱区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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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植物叶片都有较厚的角质层、含晶异细胞、鳞片

或表皮毛等结构[36–37]。生长环境水分更为匮乏时, 

杜鹃叶片的中脉厚度和最大导管直径均较大，因此

能够充分利用生境中有限的水分，这是杜鹃属植物

对干旱环境的一种适应机制[34]。杜鹃属植物还可通

过改变叶片功能性状来适应海拔和其它环境因子

的变化。相关研究表明，不同海拔下，杜鹃属植物

的叶片功能性状差异显著。叶片的干物质含量

(LDMC)与比叶面积(SLA)是反映植物养分保存能

力及资源利用效率的主要指标，与环境变化密切相

关，且随海拔升高 LDMC 增加，SLA 则减小[38], 推

测是由于植物叶片通过减少细胞体积和细胞间隙

以提高抗寒能力因而造成 SLA 的减小，这可能是杜

鹃属植物对高海拔低温的一种适应性对策[39]。除受

海拔影响外，植物的叶片功能性状还受到坡向和坡

度的影响[38]。此外，杜鹃属植物受低温胁迫时叶片

的可溶性糖含量会增加，其余生理指标(如可溶性蛋

白、MDA 和 H2O2 含量及 POD、SOD 活性)因物种

而存在差异，这可能与各物种对低温的承受阈值不

同有关[40]。 

 

4 杜鹃灌丛的群落结构特征 

 

植物的群落结构包括垂直结构、水平结构、年

龄结构等时空维度的多个方面[41]。 

垂直结构    根据杜鹃灌丛群落组成的不同,

其垂直结构的复杂程度差异较大。当杜鹃灌丛群落

中植物的生活型以地面芽、高位芽为主时，群落各

层次优势种显著，群落稳定性和均匀度较高, 成层

较明显，可形成为含灌木层与乔木层的垂直结构(图

1)；或者形成为乔木层和林下层组成的垂直结构,

林下层植物种类主要以杜鹃属灌木[如毛锦杜鹃(R. 

moulmainense)等]和大型蕨类为主，乔木层组成物

种以地带性森林演替前期树种[如桉树(Eucalyplus 

urophylla)等]为主[42]。有些杜鹃群落分布于亚热带

北缘[如华顶杜鹃(R. huadingense)、映山红(R. simsii)

等]，所处环境温热多湿并具有一定热带区系性质,

海拔 900~1 150 m，群落总郁闭度可达 60%~90%，

群落结构更为复杂，层次显著，层间植物较为丰富，

形成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 3 个层次的垂直结构，

其中灌木层高度一般为 2~3 m，杜鹃属灌木位于此

层[43]。在此垂直结构中，高位芽植物占优势，而地

上芽、地面芽植物和一年生植物很少；植物以单叶

种类、小型叶和中型叶占优势，乔木层优势种多为

落叶树种或针叶树种。刘敏[44]在研究西藏色季拉山

林线杜鹃群落生物量和养分积累时，根据养分含量

在垂直结构各层的分布特征，将垂直结构细分到了

苔藓层。在该群落中，养分浓度为苔藓层 >草本层 >

灌木层，这可能是由于苔藓层、草本层处于下层, 为

了增强光合作用而采取了提高养分浓度的策略。因

杜鹃灌丛为高原寒冷环境下的顶级群落，故优势种

杜鹃属灌木所属灌木层生物量大，稀释了养分浓度

致使灌木层养分浓度最低。虽然苔藓层和草本层在

高寒地区杜鹃灌丛群落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灌木

层养分积累量仍最高，草本层最低。此外，王敏[45]

报道，落叶阔叶林与常绿针叶林中野生杜鹃种群的

生长状况相似，但是落叶阔叶林中野生杜鹃的数

量多于常绿针叶林中野生杜鹃，可见落叶阔叶林

群落垂直结构中的上层林更适宜野生杜鹃的生长

和繁殖。 

水平结构    杜鹃灌丛群落水平结构表现出

一定的特殊性，往往呈现集群或随机分布(图 2)。在

水平方向上，杜鹃灌丛群落优势种杜鹃主要表现为

集群分布。由于受种子传播方式的影响，随着杜鹃

种群年龄增长出现自疏效应，群落内植物种间、种

内竞争加剧，优势种杜鹃变为随机分布[15]。种子扩

散方式、萌生能力和耐荫特性等生物学特性决定了

杜鹃种群有性繁殖层能否持续更新，也是改变杜鹃

灌丛空间格局及水平结构的主要驱动因子。马缨杜

鹃种子耐荫性低，林内郁闭度的提高会令种子因接

收光照不足而难以萌发；又因其种子细小，蒴果开

裂后种子不易直接落入土壤，使种子萌发时缺水。

种子萌发困难威胁到了马缨杜鹃种群的持续稳定, 

并进一步使群落的水平结构发生改变[46]。此外，杜

鹃种群在不同的群落中表现出一定的多元化，有时

以稳定种群存在，在部分地段却又呈衰退状。值得

一提的是, 高山杜鹃群落的水平分布格局更易受土

壤类型和海拔的影响，其物种丰富度、香农-威纳指

数和 Simpson 指数随海拔的升高而不断降低，而

Pielou 指数与海拔间无显著相关关系[47]。 

年龄结构    杜鹃灌丛群落结构也表现出明

显的时间变异性，形成群落年龄结构相关的特性。

基径级结构可用来表示杜鹃灌丛的年龄结构，结合

静态生命表中存活、死亡和消失曲线特征可以分析

群落年龄结构的变化[48–50]。群落中杜鹃种群幼龄树

多而老龄树少，径级分布呈倒“J”形时，植物自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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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杜鹃灌丛群落垂直结构示意图(引用修改自 https://max.book118. com/html/2017/0613/114593904.shtm) 

Fig. 1 Vertical structure diagram of Rhododendron shrub community (Cited to modified from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613/114593904.shtm) 

 

 

图 2 杜鹃灌丛群落水平结构示意图 

Fig. 2 Horizontal structure diagram of Rhododendron shrub community 

 

新状况良好、种群稳定且生长较快，属增长型种群,

杜鹃成为优势种群；若其他高大乔木径级分布呈倒

“J”型时，则杜鹃将因光照不足而衰退，高大乔木将

取代杜鹃而成为优势种群，群落结构因而随时间发

生改变。当单峰型结构出现时，杜鹃灌从群落中木

本植物种类不发生变化，且杜鹃的基径结构和垂直

结构基本保持不变，年龄结构保持稳定[51]。此外, 若

种群在 4 龄级(大树)阶段发生波动，存活曲线将趋

向于 Deevey-Ⅲ型，径级结构呈倒“J”型；而种群波

动发生在 3 龄级时，则主要与林木间对光照、水肥

的竞争有关[42]。因此，随群落演替，杜鹃群落年龄

结构发生改变，种群个体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但杜鹃种群或其他优势种群的增长趋势仍存在逆

转的可能性，在深圳梧桐山等地已实现逆转[52]。 

5 杜鹃灌丛群落的演替特征 

 

5.1 自然演替特征 

在气候条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杜鹃灌丛

群落会遵循旱生植物群落的一般演替规律，即草本

群落→灌木林群落→乔木林群落，最终演替至“顶

级群落”，杜鹃种群会逐渐衰退，最终退出群落[53]。

当杜鹃灌丛群落出现物种多样性偏低且低于混交

林群落、植物物种分布不均时，表示群落处于早期

的演替阶段[54]。苗木等级以基径大小来划分，常以

杜鹃灌丛群落内各苗木等级的比例来判定其演替

方向。一般Ⅱ级苗木较多会判定为杜鹃灌丛群落为

发展中的群落，但当发展成为顶极群落后，若Ⅰ级

幼苗贮备严重不足，杜鹃灌丛群落在自然状态下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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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衰退[48]。需注意的是，杜鹃灌丛群落短期动态变

化与长期变化的演替特征相异，短期内的演替特征

主要表现为杜鹃灌丛群落季相变化、基径级变化、

高度级变化和群落物种的死亡与断梢，在一定程度

上表征群落结构和空间格局的变化。 

一般地，杜鹃灌丛群落所处气候条件独特，影

响了群落演替。如山顶立地条件较差，气候环境恶

劣，故杜鹃灌丛群落演替持续的时间比丘陵、低山

植物群落要长得多，演替异常缓慢。虽然最终演替

方向杜鹃灌丛群落→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或常绿

阔叶林不可更改，但在较长时间内杜鹃灌丛群落仍

然较为稳定。因此，在对杜鹃灌丛群落演替进行预

测时，应将演替进程格外漫长考虑在内[51]。 

物种多度、苗木等级、气候特征等均影响杜鹃

灌丛群落的短期动态与长期演替，但某些特征与演

替进程的关系仍存在争议，由某些演替特征推断出

的演替方向的可信度仍待验证。如在百里杜鹃群落

中，根据优势种生态位宽度大、种间生态位相似性

较小的特点，可初步认为该群落处在顶级演替阶

段[55]。而与此不同，李苇洁等[46]认为，即使群落内

优势种马缨杜鹃生态位宽度大、与其他种生态位相

似性小，且在其分布区内属于稳定存在的群落类

型，该群落也未演替至顶极。尽管如此，杜鹃灌丛

群落演替过程中常出现的演替特征对理解杜鹃群

落所处的演替阶段、预测下一步的演替方向都有很

好的指示意义。 

 

5.2 人为干扰对杜鹃群落演替的影响 

人为干扰会使杜鹃群落出现特殊的演替过程。

有研究表明，采煤塌陷会改变百里杜鹃群落演替,

随塌陷年限的延长，群落变化愈加符合植物群落次

生演替规律[16]。封禁影响杜鹃灌丛群落演替，封禁

时间较短时，灌从处于演替的前中期或者中期，群

落不稳定；若封禁延长，杜鹃灌丛将会演替为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此外，干扰强度也影响杜鹃群落

的演替走向，中等强度的人类活动有利于增加群落

结构复杂性，使其群落垂直结构层次更加分明，并

提高群落物种多样性、丰富度、均匀度等指数[56]。

孔德明等认为，持续高强度的干扰会破坏群落生

境，导致群落走向衰退[57]。因此，在杜鹃灌丛群落

内进行适度疏伐并开辟一些数量的林隙与林窗，以

便于杜鹃小苗在林内生长，从而有利于杜鹃群落的

自我更新，保持群落的稳定与正常演替。 

6 总结和展望 
 

在过去的 40 年间，国内对杜鹃属植物的研究

主要从起源、分布型、特有种及适应性方面着手,

已取得很大的进展。近年来，对于杜鹃属植物更加

深入系统的了解也促进了杜鹃灌丛群落特性等领

域的研究。根据研究可以得出以下4个重要结论, (1) 

起源与分布特征方面：中国西南地区以及喜马拉雅

至缅甸北部地区为杜鹃起源中心；分布型从原先 3

个亚属级细分至 11 个组与亚组级；中国拥有 70%

以上的杜鹃特有种(409 种); (2) 适应性方面：杜鹃属

植物引种时的适应性和所在区系的同质性、海拔相

似度、进化程度、关键功能性状紧密相关；进化-

形态功能特征方法的提出，为挑选适应性优良的杜

鹃品种提供了新角度; (3) 群落结构特征方面：垂直

结构复杂时可分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根据

养分浓度还可细分出苔藓层，杜鹃属灌丛位于灌木

层；杜鹃灌丛群落水平结构常呈现集群或随机分

布；杜鹃种群径级分布若呈倒“J”型，则为增长型种

群，若呈单峰型，则较为稳定；(4) 演替特征方面：

物种多度、苗木等级、气候特征等均可作为群落演

替特征指示杜鹃灌丛群落自然演替趋势；人为干扰

会使杜鹃群落出现特殊的演替过程，干扰强度与杜

鹃群落的演替走向密切相关。 

目前为止，尽管杜鹃属植物、灌丛群落等相关

研究对利用和保护杜鹃资源做出了积极贡献，并对

生态环境保护发挥了重要的启发性，但关于杜鹃灌

丛群落的研究仍存在一定问题，希望在未来研究中

能进一步关注与解决。 

(1) 国内对杜鹃灌丛群落结构研究多从垂直、水

平、年龄结构入手，时相结构层面的研究匮乏，仍

需深入探讨。群落的时相结构是指群落中的物种由

于物候更替而引起种群和个体数目的周期结构性

变化，也叫群落在时间上的成层，与垂直结构有关，

当群落层次分明时，时相结构也较明显。但研究表

明常绿树种杜鹃灌丛群落虽层次分明，时相交换时

却模糊[48]。目前学界还未对杜鹃灌从群落在时相结

构上的特殊性做出解释，建议加强杜鹃灌丛群落时

相结构领域的相关研究。 

(2) 自然演替特征方面，由于条件限制，前人

研究往往未能充分考虑土壤、地形等因素的影响, 

尤其在杜鹃灌丛群落短期动态变化的观测中，没有

考虑温度和水分等因素对群落动态的影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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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研究可综合气候、土壤等因素，结合演替特征，

对演替进程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和预测。此外，具

备优势种生态位宽度大且种群间生态位相似性比

例较小特征的杜鹃灌丛群落即为顶级，该观点存在

争议仍有待考证。 

(3) 近年来，杜鹃灌丛分布区内人类活动愈加

频繁，杜鹃灌丛群落受到不同程度的人为干扰。自

然环境中的杜鹃灌丛群落常遵循旱生植物群落的

演替规律，但有研究表明，遭受人为干扰的杜鹃群

落会出现特殊的演替过程[16]。目前学界主要围绕自

然演替特征方向进行研究工作，而对人为干扰下的

杜鹃群落演替关注较少。因此，我们建议未来需加

强该领域的研究，为人类活动背景下的灌丛生态环

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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